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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世界史的孤兒
一、前言
    個體的觀點影響認知，若擴大到社群則形成共識，影響國家的政策，因此有必要辨識，我們所採取的歷史觀點為何?身為在國際舞台上地位相形促狹的臺灣，有必要去回應這一大哉問，藉由本書作者:塔米．安薩里所提出的論點，再來詳加檢視，以往所接受的歷史教育對自己、下一代、社會與國家意識，究竟造成何種有形、無形的影響?
    所謂「伊斯蘭」不再是國際新聞中，屢屢發生或主導、策畫恐怖攻擊的宗教，我們得以窺見伊斯蘭教發展時的一脈相承，以及不可避免地從岐見走向分裂，其中泛稱什葉派(Shi'i)與遜尼派(Sunnis)的派別，是否就是伊斯蘭教內部矛盾與衝突的源頭?傑哈德(Jihad)在現代被稱為「聖戰」，卻是背離原意的「衍伸義」，造成西方世界長久以來的誤會。在走向現代化的思潮浪潮中，伊斯蘭自身又引發了哪一些自我覺醒的運動，促使其復興圖強?伊斯蘭與西方世界的交會互動，是發人深省的，從英俄兩國於今日阿富汗、伊朗與印度地區進行爭奪領土控制權的大博弈(The Big Game)，我們難道不能窺見清末辛丑合約，列強於中國瓜分權利、領土與好處的影子嗎?中斷的天命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提醒著我們，世界歷史從來不是單單屬於西方國家的，東方與西方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邪惡與善良也是，我們可以發現族群、國家、集團、派系在歷史進程中，會同時符合多種概念，隨著時間推移而演變。藉由本書試圖還原在西方歷史詮釋之下的伊斯蘭族群樣貌，作為鏡射而讓我們反思國家的處境，進而追本溯源，藉古鑑今。
二、伊斯蘭作為信仰或國家
    伊斯蘭教創立自先知穆罕默德(西元622年，伊斯蘭以社群遷徙至麥地那作為曆法之始，意謂切斷與舊部落連結)，自先知逝世後四位繼承者將宗教象徵延續下來，這些人被稱為哈里發(Khalifa)，首次繼位人選為阿布．巴克爾(Abu Bakr)與阿里(Ali)兩人，阿里在兩次的繼承中均未獲繼位，因此繼承課題衍生出的宗派分裂，一路延續到今日仍爭執不休，阿里的支持者是什葉派，始終認為阿里才是合法繼承人。
    伊斯蘭教初期逐漸確立了教義的基礎，藉由古蘭經片段、聖訓(穆罕默德生平樹立起的模範)以及詳細記錄下來的神啟，反覆比對與相互參照後逐條集合、編纂成為權威版本，就像是我國訓詁學的歷程，而深諳神啟與相關資料的人被稱為「烏理瑪(ulama)」或「學者」，成為伊斯蘭社群內主要的社會研究機構，經由哈里發逐步落實到教民的生活中，藉由五功(功修或支柱，five pillarsofIslam)體現出來，即做證言(唸，即清真言):公開承認世上只有一個神，而穆罕默德是神的使者。禮拜(禮，極謹守拜功):一日禮拜五次。天課(課，即法定施捨):每年捐獻部分個人資產資助窮人。齋戒(齋，即封齋節欲):每年的齋戒月期間從日出到日落齋戒。朝覲(朝，即朝覲天房)有能力的穆斯林一生至少到麥加朝聖一次。由此可見，伊斯蘭教是要身體力行的宗教，除了信念外、它也是踐行的計畫，將教義
融入生活中，讓教民緊密結合，產生連結與共同記憶，伊斯蘭教義有治國、平天下的積極理念，即和平之地(the realmofpeace)和戰爭之地(the realmofwar)的區別，教民鬥爭的目的若是要擴張和平之地並縮減戰爭之地，那麼發起的傑哈德(Jihad)就是有意義的。如此將教義深植於教民的思想中而力行之，伊斯蘭教世界的集體行動力非常可觀。
    細究在臺灣盛行宗教的教義意旨，與伊斯蘭的知行合一有別，以道教民間信仰，多半強調修身、齊家、因果輪迴與現世，從不強調世上只有一個神，對神祇的參拜建立於短期功利主義上，缺乏願景與共同目標的追求。反觀基督教強調人的原罪來自於肉體的存在，要不斷地努力贖罪、朝人的內在去努力，其線性史觀呈現世界的發展歷程，由創世紀、逐漸走向世界末日，是悲觀的。但伊斯蘭教卻以建立共榮社群、將和平之地擴張為目標，歷史不會終結，而是逐漸融合與至善，臺灣宗信仰始終缺乏對於未來方向的意識。
    本書給了吾人啟示，就是應重新檢視自己的信仰，在自身的生涯發展、工作與家庭、使命感層次都能夠獲益，它不見得是某種宗教，反而更像是價值與定位。我們始終相信什麼?願意為其做出犧牲?值得在生活中反覆實踐?或是我們自許為何人?個人的使命為何?臺灣要被帶到哪個方向?這些共識在寶島付之闕如，尚未辨認與凝聚，我們應知曉，與其隨波逐流，不如一群人有意識地往一個方向移動。
    伊斯蘭在世界近代史中的發展飽受波折，這讓教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聯合國主導了以色列1948年在中東地區的建國，其三面接壤的敘利亞、約旦和埃及阿拉伯軍隊圍攻之，卻是全數落敗，在六日戰爭(Six Day War)中大勢底定。生存與滅絕的局勢，造成猶太族裔空前團結抵禦外侮，反觀臺灣海峽的情勢，雖無立即性的危險，但潛在的威脅(或競爭)始終都存在，像是我國專業人才逐漸外流至彼岸、李明哲先生因從事民主活動受到判刑等事件，雖然造成漣漪，但隨著時間以及兩岸經貿互動越趨頻繁，這種危機感似乎被淡化了，臺灣人普遍將自己視為「移民後代」、「遠離故土遊子」的人越來越少，卻也無法明確定位自己的國家認同。
    西方著名文學作品《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柴郡貓(又稱笑臉貓)對愛麗絲說的一段話:你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那你問自己身在何處就沒有意義。似乎正可以忠實的反映，臺灣人對追尋自我認同的迫切性。
三、伊斯蘭與世界的互動與改革
    十字軍東征(the Crusades)與蒙古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入侵，代表了伊斯蘭與西方的互動，戰爭也帶來了貿易路線的開拓與文化傳播以及社群內部的演化，像是蘇菲神祕主義以及鄂圖曼、蒙兀兒、蒙古帝國的興起，同時期的歐洲正值大航海發現的時代，教會霸權開始崩解，伊斯蘭教的體系與基督教不同，沒有教會與神父、也不重視個人的救贖，而是想要追求完美的社群集體，基督教歷經宗教改革，使得思想得以從聖經解放出來，科學的觀點便能獨立出現，而同一時間歐陸的民族國家也正開始逐漸形成，如此兩個世界正為它們之間互動做好了準備。
    歐洲重商主義瓦解了鄂圖曼帝國內部賴以平衡的完美機制，帝國限制物價的政策反倒被自由貿易給破壞，走私、貪腐、通貨膨脹似乎就是一夕之間發生的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ies)的出現代表私人股東有限公司在此貿易，背後是國家政府給予的壟斷權，彼此又相互競爭。此地的穆斯林國家遭受列強的剝削，不只是人民，連主權、領土與資源都被瓜分與殖民，列強彼此算計如何自土地獲利、部署戰略、開採特許權、保護與扶植政權等戲碼，到了1850年左右，歐洲已控制了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的每一個角落，改革就要到來了。
    伊斯蘭世界改革的三個面向，如同光譜上從激進到保守的顏色，瓦哈比主義(Wahhabism)講求需要改變的是穆斯林，排除西方的影響並建立最初始的形式、而世俗現代主義(Secular Modernism)認為西方才是對的，穆斯林須放棄迷信與幽玄進行現代化改造、而伊斯蘭現代主義要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技術，重新發現自己的信仰，要現代化而不是西方化。
    這些主張與我國清末民初向西方船堅炮利看齊、變法圖強簡直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列強挾著強大火力與船艦侵占我國領土，國內便有了改革的聲音，起初洋務運動是以學習西方技術為目標(即「師夷長技以制夷」，如同穆斯林想要學習西方現代化一樣)，但隨著事態發展才發現，需要改革的是破除舊思想的牢籠以及既得利益保守派，從物質走向唯心。
    伊斯蘭世界對臺灣而言絕不是報紙上的一塊區域，或是遙遠中東世界的他境，從第一個伊斯蘭世俗國家土耳其的建立，到巴勒斯坦地區連年紛擾戰爭不斷的事件。我們很容易將傑哈德(Jihad)與聖戰混淆在一起，進而誤認穆斯林都是恐怖主義分子，原始意義的傑哈德與英語詞彙中的力爭某事(strving)、或是努力克制誘惑(against temptation)、或力爭正義(struggling for justice)、或是試著激發同情心(trying to develop one's compassion)等等較相近，台灣在貿易、地理性與國際互動上，都缺乏與伊斯蘭世界的頻繁互動。而臺灣一直以來受美國影響尤甚，其史觀自然偏向美國立場，國人易將穆斯林與塔利班、聖戰組織、解放組織混淆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身在其中要明辨情勢的發展，必須認清美國早已不將兩岸問題視作遠東局勢的首要目標(南北韓問題早已後來居上)，美國對臺灣的立場漸趨軟化，而近期文金會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區域性的和平似乎成為共同期望，美國雖要仰賴中國適度牽制
北韓，但現今兩韓局面的變化，勢必牽動更多區域關係與平衡。
四、伊斯蘭對台灣的啟示
    六日戰爭促成埃及政權納瑟(Gamal AbdulNasser)的倒台，此時以色列邊境的難民放棄了由阿拉伯國家解救他們的希望，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成立，回應了難民致力於恢復巴勒斯坦的願望，運動不斷地出現分支且更加激進，埃及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就是其一，其創立者札瓦赫里(al-Zawaferi)後來成為賓拉登的導師。
    現代的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觀感是由愛生恨，從一戰後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促成國家的獨立指導原則，視美國為國家現代化途徑的精神指標，但從聯合國促成以色列在阿拉伯境域內的成立、中情局策動伊朗的政變、直到六日戰爭美國給與以色列的軍火和支援，伊斯蘭終於認其為新帝國主義殖民霸權的壓榨代表，而對其展開聖戰，此時伊斯蘭世俗主義勢力接連倒台，代表世俗現代主義的全面性衰退，而兩伊戰爭顯示什葉派瓦哈比激進主義與遜尼派世俗現代主義的交鋒，兩股勢力至今仍紛擾不休。時至今日，美國總統川普又公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挑起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穆斯林與基督徒的敏感神經。
五、結語，從漂浮到扎根
    以伊斯蘭觀點重新詮釋世界史之後，能理解中東地區戰亂頻仍的來龍去脈，也能反思臺灣島國的歷史地位與任務，對自身做一完整的「健檢」，在此列出可身體力行的方針，提醒自己茲茲在念、莫忘初衷。

(1) 平衡信仰、生涯與良心的角力：

     發起聖戰是部分伊斯蘭派系自認的天職，但卻罔顧他人的生存權，平民因而受害無數，因此吾人應詳加檢視這 個三角形，是否達到對世界最有益的平衡，自我約制而減少傷害。
(2) 知行合一：

    藉由伊斯蘭教義的啟示，吾人與(宗教)信仰在生活中的彼此距離甚遠，消弭思想與行為的鴻溝，有助於建立堅實的自我概念與心理能量，用以支撐充滿內耗的現實生活。
(3) 適時轉換立場與觀點：

    「換個位置就換了個腦袋」，是職場常聽到的一句「批評」，以貶意居多，本書意旨提醒著長官與部屬，易位思考是現代職場的基本功，須時時提醒自己，勿落入此種情緒化的陷阱。
    臺灣未來究竟如何尚難分曉，但若不察危機悄然到來，如同鄂圖曼帝國遭歐洲商旅無聲瓦解般，又上演一次溫水煮青蛙，不經意就滑進了危機的泥淖中，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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